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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北生：从门外汉到首代航人
本刊特约记者    韩丽英

生逢抗战，他在颠沛流离的

童年中成长；亲历战争，他奔赴

前线，不计生死圆满完成任务；

委以重任，他开疆扩土踏出一条

导弹科研之路；成绩斐然，他是

我国多型导弹的总设计师、第三

代防空武器系统技术攻关总负责

人； 临 危 受 命， 已 愈 花 甲 开 辟

军贸新天地——要想！要愿！要

敢！是吴北生对自己的要求。

吴北生，1929 年出生于江苏

常州。父亲吴成官是当时为数不

多的知识分子，思想开明，重视

对子女的教育。经历过动荡年代

的磨砺，父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尽管几经曲折，他还是坚持让子

女读书。就这样，吴北生在不停

的逃难、转学、停学中依然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江苏

省立常州中学。高二时，他在图

书馆看到一本介绍国立清华大学

的小册子，被清华园的照片深深

吸引，从此立下了考清华电机系

的目标。

刻骨铭心的一段特殊经历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未实

行统考制度，各个高校都是采取

自主考试和独立招生的制度。吴

北生只身前往上海，踏上了考大

学的道路。当时有“清华电机系

难考”一说，为了在激烈的大学

入学考试中万无一失，他同时报

考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厦门

大学的电机系。那时，上海交大

为各地前来考试的学生提供教室，

大家把被褥铺在地上，席地而睡。

考试的时候正值夏天，蚊虫

肆虐，湿热难耐，吴北生不停在

各地赶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到

秋季各学校放榜时，他陆续接到

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首先放榜

的是燕京大学，那时清华大学还

未放榜。

这一时期，华北局势日益紧

张，铁路中断，北上困难。在这

样的情况下，家里人希望吴北生

留在南方读书。“但是，我对清

华大学十分向往，向往去进步的、

革命的清华大学。此时，正好燕

京大学学生会安排学生到上海迎

新，我便赶紧前往上海，坐轮船

经过天津到燕京大学报道。不到

两个月，清华大学放榜后，我就

转学到了日思夜想的清华了。”

吴北生说。

据吴北生回忆，那时清华园

1948年考入清华大

学电机系，曾负责

我国地空导览系统

研制的技术抓总工

作，先后任红旗三

号、红旗七号的副

总设计师，第三代

防空武器系统总技

术负责人，B610、B611、B6 系列总设计师，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航天部科技进步奖、航天部“有

突出贡献专家”等多项荣誉。

吴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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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还有一些水田，水田周围树木

茂盛，林荫宜人……从二校门走

进校园，不远就是电机馆和大礼

堂。“我还记得女生住在静斋，

男生住在明斋。我们当时一个宿

舍三个人，另外两个同学分别是

机械系和化工系的同学。”

入学不久，解放战争势如破

竹，北平解放在即，国民党蓄谋将

清华北大迁往南京。清华地下党

组织“保卫学校，反对南迁”的

斗争，吴北生作为地下党的团结

对象，积极参加了保卫清华园的

运动，他学习相关文件，还住过

电机馆地下室以监视国民党活动。

一天傍晚，吴北生在饭厅吃

饭，忽然听见枪炮声，同学们就

端着饭碗，站在院墙边上看，原

来是解放军已经逼进清华园了，

不久就迎来了清华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为配合迎

接解放军进城里做宣传工作，清

华园组建了多个宣传队，吴北生

也参与其中，加入了腰鼓队，进

城宣传了数十天。此后，他还多

次随同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反迷信、

反反动会道门、土地改革等宣传

活动。

1949 年 10 月 1 日，吴北生和

同学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天

安门广场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

当听到毛主席在城楼上郑重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啦！”他不禁泪如雨下。

这一时期的特殊经历，对吴

北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不仅

有了思想的觉醒和启蒙，还结交

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将

家国情怀根植于行动之中。此后，

他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随着学习的日益深入，他越发意识

到：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武装国家。

从清华人到 “第一代航天人”

当时清华的授课模式与现在

有较大区别，老师授课主要以报

告的形式开展，每次报告主题完

整且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内容，

知识丰富。

吴北生告诉记者，他们一年

级以物理、数学等基础课程为主，

大课堂授课。二年级开始教授专

业课程，三年级研究方向分流为

电讯组和电力组并进行分开授课。

“我们实行的是学时制度，我第

一年就选学过德文。专业课程是

第二年才开始学习，教机械课程

的钱伟长、电工原理钟士模都是

从国外刚刚回国的大教授，他们

的教学方法生动形象，对我影响

很大。”

在清华求学的那段时间，体

育锻炼是一项重要内容。对清华

1967 年 12 月，吴北生在越南工作期间的住所前 吴北生（右）在越南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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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影响极大的马约翰先生重视

课内外相结合，提倡和组织开展

多样化的比赛和课外运动，提出

“要全体同学个个身体强健”，

因此每天下午五点在操场的“强

制运动”和洗冷水澡成为了众多

清华学子校园生活的必修课，有

的甚至将这一习惯贯穿一生，其

中也包含吴北生。“我养成了锻

炼的习惯，虽然不是运动健将，

但是长期运动让我身体很好，很

少生病。直到现在到哪里都走路

锻炼。”

1952 年毕业后，吴北生被分

配到军委通信兵部，后因“西北

军区需要建设现代化军用通讯站，

急需技术人才”，他又被调往条

件艰苦的西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

“我当时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跟

交大的杨庆云一起连夜赶赴兰州。

到兰州才知道，通讯楼已经接近

完工。司令部通讯兵处处长留我

担任训练参谋，负责指导通讯兵

的训练工作。”

通 过 废 寝 忘 食 的 自 学， 吴

北生仅用一年时间，就从通讯技

术训练工作的“门外汉”，逐步

适应部队生活，成为了一名合格

的训练参谋。期间，他针对部队

训练的实际情况，编写了相关教

材，并对训练设备进行了革新，

使得设备可以同时对多个无线电

员进行训练和考核，效率大大提

高。因此，年仅 27 岁的吴北生

被 军 区 授 予 二 等 功。

1957 年，为发展我

国导弹武装系统，吴北

生因其专业技术能力强

被调入北京军事电子科

学研究院，成为了一名

科研员。研究院后被整

建制划分到国防部五院

二分院，吴北生成为了

这里的首批员工、第一

代航天人，他余生都深

耕于此，赓续绵延。

立志攻克难关的决

心和信心

万事开头难，“那时候我们

国家连造便携式收音机和自行车

都很困难，不要说导弹、飞机了，

甚至相关领域的资料都很有限。

而且我在清华学的是以有线为主

的电讯，无线电在那个年代刚刚

兴起，所以导弹、控制系统对我

们来说完全是新鲜事物。”包括

吴北生在内的很多技术人员对导

弹知识基本上一片空白，即便如

此，他们仍将巨大热情投入到科

研工作中，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的边学边干，白天搞研发，晚上

通宵达旦的学习相关知识，以至

于指导员每天到时间都得劝大家

回去休息。那时候在研究所流传

的一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

山”，体现了大家立志攻克难关

的决心和信心。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关

系恶化，苏联撤走援助专家，让

本就困难重重的中国导弹控制系

统研发工作雪上加霜。这一时期，

我国导弹技术处于从仿制学习逐

步转向自主研制的阶段。吴北生

被委以重任，他秉承“学中干、

干中学”的习惯，从外行人成为

了一名精兵，在参与地地型号东

风二号的研制工作后，又陆续参

加了地空型号的研制工作，先后

担任红旗三号副总设计师、红旗

七号第一副总设计师，为二院型

号的改进研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 世纪 70 年代，为突破美

苏对我国的全面封锁，推动防御

武器这项技术研发。1971 年，吴

北生由二部科技处调到二部二室

任主任，负责防御工程综合总体

研究工作。十余年间，他和同事

吴北生总师（右）与沈忠芳总指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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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亲历了攻坚克难、开创新技术

研究领域的艰辛，取得了一批重

要技术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空

白：如 110 雷达、7010 雷达的成

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

第三个拥有超远程搜索跟踪目标

雷达的国家，为推动我国雷达事

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

此，80 年代初，吴北生还组织研

制“实践二号乙”雷达标定卫星，

并组织进行了我国首次联合对外

空目标观测与预警测轨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吴北生被

任命为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技术

攻关总负责人，在三年的攻关道

路上，他带领型号研制团队深入

一线，以开放的心态，注重借鉴

当时国外发展的新技术，并将其

应用于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的研

制中。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攻克

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啃下了一块

又一块硬骨头。 终于在90年代初，

实现了“突破五大关键，确定研

制方案，取得九项成果，打好型

号基础”的攻关目标。

国际纷争使得战术地地导弹

武器系统市场需求激增。而我国

近程战术地地导弹在上世纪代尚

未列入装备系统，没有可供军贸

出口的产品。二院领导制定了改

造现有地空导弹争取合同的决策，

成功中标。为此，B610 项目确立

为一项紧急的军贸任务。近 60 岁

的吴北生再一次临危受命任项目总

师带领团队开疆拓土，驰骋沙场。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面对

一个全新的领域，吴北生的思路

就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已有的技术

优势完成研发。

“ 将 红 旗 二 号 导 弹 改 装 为

B610 地地导弹，把无线电制导的

地空导弹改成以新研制的捷联惯

性制导系统制导的地地导弹”——

这是满足当时紧迫军贸合同任务

的唯一可行方案，也是一项技术

创新性方案。

首次飞行试验失败了！吴北

生顶住巨大压力，组织进行了细

致的故障排查，记录实验数据，

将错综复杂的问题抽丝剥茧。为

了完成紧迫的合同任务，他提出 

“两年闯四关”的计划，同时确

定了十项技术措施，进一步改善

设计方案，为团队指明了研究思

路。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吴北

生团队没日没夜地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攻关，终于在 1988 年 6 月迎

来了万众期待的“首飞试验成功”。

B610 导弹武器系统工程项目在我

国属于开创性工作，即使在全世

界，也仅有少数国家掌握该技术，

试验成功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退休后的二十年里，吴北

生仍然活跃在技术研制一线，保

持八小时工作时间，甚至与年轻

人一道加班加点……深入戈壁滩

试验场、亲临现场分析数据、带

队出访参加项目履约活动是吴北

生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面对科学技术，他孜孜以求

“严、慎、细、实”，夜以继日

攻坚克难。面对事业上取得的成

果，他淡然平和，常言“都是大

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的贡献微

不足道。”面对挚爱的航天事业，

他 60 年隐姓埋名，无怨无悔，耋

耄之年依然奋斗在工作一线。他

笑对人生，说到：“（我）这一

生为航天做了一点事情，便觉得

还算有意义。”

【本文照片由吴北生本人提供】

吴北生总师夫妇（右）与沈忠芳总指挥夫妇（左）




